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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湾》（一名：《丁山打雁》）

主要角色
薛仁贵：老生
柳迎春：旦
盖苏文：净
薛丁山：小生
王禅老祖：外

情节
唐，薛仁贵投军多年不归，其妻柳迎春生子薛丁山，长大后每日打雁奉养母亲。薛仁贵在战场立功受爵，回
乡探望柳迎春，行至汾河湾，恰遇薛丁山打雁，见其好箭法，正在惊讶。突然一猛虎奔至，薛仁贵为护薛丁
山，急发袖箭，不料却误伤薛丁山，仓皇逃走。至寒窑，夫妻相会时，薛仁贵见床下有男鞋，疑其妻不贞，
柳迎春乃告系子薛丁山所穿，薛仁贵欲见子，始知方才在汾河湾射死的孩子就是己子薛丁山，夫妻悲伤不已。

注释
此剧原有西皮、梆子二种脚本，此为谭鑫培与王瑶卿合演之西皮真本，本馆久觅不得，故前第八册中，先以
梆子脚本列入。盖本考体例，但取各种脚本一一披露，无论乱弹秦腔，无不列载，本不限于皮簧一类。惟阅
者均以未见皮簧本为憾，故不惜辗转相托，极意搜访，兹已由京友代为觅得，且系谭王真本，当尤为顾曲者
所欢迎，故特亟为披露。至其剧情，西皮与梆子本属相同，毋庸赘述。惟唱白之间，相去径庭，阅者正可两
两参阅也。按薛仁贵妻名柳迎春，梆子本作柳金花；仁贵未说破时称柳为薛大嫂，梆子本称为柳奶奶；皮簧
戏中，凡至两人盘问时，每用“沾亲”“非亲”、“带故”、“非故”及“远看”、“近觑”等字眼，至梆
子本中，则用“有亲”、“无亲”、“有故”、“无故”及“远看”、“近瞧”等字眼，即此“瞧”字“觑”
字之不同，已可知为系何脚本，且又可见皮簧中之下一字眼，实较梆子为细腻得当也。

根据《戏考》第二十册整理

【第一场】

（盖苏文上，）
盖苏文　　（念）　　　　　我本青龙降凡尘，辽东扶主统雄兵。恼恨薛礼心太狠，海中迫某丧残生。
　　　　　（白）　　　　　吾，盖苏文阴魂是也。恼恨薛蛮，保定唐王，跨海征东，将吾杀得大败，追赶
　　　　　　　　　　　　　某到海心，立迫吾自刎身亡，此仇未报，刻刻在心。唐王今将他封王受爵，告
　　　　　　　　　　　　　假还乡，父子团圆。吾不免去至汾河，用法术罩住他二目，叫他将亲生之子射
　　　　　　　　　　　　　死，以报吾仇，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恨薛蛮海中迫吾命，
　　　　　　　　　　　　　盖世功劳一场空。
　　　　　　　　　　　　　驾起阴风将他等，
　　　　　　　　　　　　　管叫他亲子丧残生。
（盖苏文下。）

【第二场】

（柳迎春上。）
柳迎春　　（引子）　　　　儿夫出外去投军，数载杳无信回音。
　　　　　（念）　　　　　有事常在心，终日泪淋淋。幸生丁山子，打雁度光阴。
　　　　　（白）　　　　　奴家，柳迎春，配夫薛仁贵为妻。是他前去投军一十八载，杳无音信，不知生
　　　　　　　　　　　　　死存亡。是奴所生一子，名唤丁山，今年一十七岁，此子生得聪明伶俐，每日
　　　　　　　　　　　　　在汾河湾前，打雁度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唤他出来，前去打雁。
　　　　　　　　　　　　　丁山，我儿哪里？
（薛丁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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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汾河湾》 2

薛丁山　　（念）　　　　　忽听母亲唤，迈步到跟前。
　　　　　（白）　　　　　孩儿参见母亲。
柳迎春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薛丁山　　（白）　　　　　孩儿告坐。
柳迎春　　（白）　　　　　儿吓，看今日天气晴和，还不到汾河打雁？
薛丁山　　（白）　　　　　孩儿今日不去了。
柳迎春　　（白）　　　　　吾儿为何不去？
薛丁山　　（白）　　　　　母亲有所不知，孩儿昨晚三更时分，偶得一梦，梦见一青面大汉，将儿扑倒在
　　　　　　　　　　　　　地，孩儿惊醒，吓了一身冷汗，此梦甚是不祥，孩儿今日是不去了。
柳迎春　　（白）　　　　　小小年纪，说什么梦兆不祥，听为娘道来。
　　　　　（西皮慢板）　　柳迎春未开言珠泪淋淋，
　　　　　　　　　　　　　叫一声丁山儿年幼姣生：
　　　　　　　　　　　　　你的父去投唐杳无音信，
　　　　　　　　　　　　　抛下了母子们受尽苦情。
　　　　　　　　　　　　　全仗着我的儿多孝多顺，
　　　　　　　　　　　　　每日里去打雁奉养娘亲。
　　　　　　　　　　　　　鱼镖儿娘与你身旁带定，
　　　　　　　　　　　　　弓和箭付与儿及早回程。
薛丁山　　（西皮摇板）　　母亲说话儿遵命，
　　　　　　　　　　　　　去到汾河把雁寻。
（薛丁山下。）
柳迎春　　（西皮摇板）　　一见我儿出窑门，
　　　　　　　　　　　　　可怜他年幼小孝顺娘亲。
　　　　　　　　　　　　　抽身且在寒窑等，
　　　　　　　　　　　　　愿我儿早早转回窑门。
（柳迎春下。）

【第三场】

（王禅老祖上，虎形随上。）
王禅老祖　（白）　　　　　吾乃王禅老祖是也。今有白虎星官薛丁山有难，不免前去救他的性命，传授他
　　　　　　　　　　　　　武艺，扶保大唐，就此前往。
（王禅老祖、虎形同下。）

【第四场】

（薛丁山上。）
薛丁山　　（西皮摇板）　　辞别母亲出窑院，
　　　　　　　　　　　　　不觉来到汾河边。
　　　　　（白）　　　　　看空中飞雁甚多，河中鲤鱼来往，不免打雁镖鱼便了。
薛仁贵　　（内白）　　　　马来！
　　　　　（内西皮导板）　不分昼夜回家转，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快板）　　一马儿来到了汾河湾。
　　　　　　　　　　　　　勒住马头用目看，
　　　　　　　　　　　　　见一个顽童河边玩。
　　　　　　　　　　　　　一箭射落空中雁，
　　　　　　　　　　　　　一镖打得鲤鱼翻。
　　　　　　　　　　　　　扳鞍离蹬下坐鞯，
　　　　　　　　　　　　　再与顽童把话言。
　　　　　（白）　　　　　且住，看这河边，有一小小顽童，在此射雁镖鱼，箭无虚发，镖不空投，日后
　　　　　　　　　　　　　长大成人，岂不还要胜我薛礼十倍？
（盖苏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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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　　（白）　　　　　我自有道理。
　　　　　　　　　　　　　吓，那一顽童请了。
薛丁山　　（白）　　　　　请了。
薛仁贵　　（白）　　　　　你一人在此做甚？
薛丁山　　（白）　　　　　在此打雁。
薛仁贵　　（白）　　　　　但不知你一箭，能射几雁落地？
薛丁山　　（白）　　　　　一箭只射一雁。
薛仁贵　　（白）　　　　　你看我能够一箭射落双雁。
薛丁山　　（白）　　　　　我却不信。
薛仁贵　　（白）　　　　　你若不信，当面看来。
薛丁山　　（白）　　　　　你若射得双雁落地，我就拜你为师。
薛仁贵　　（白）　　　　　好，借你弓箭一用。
薛丁山　　（白）　　　　　你且射来。
薛仁贵　　（白）　　　　　你站定了。
　　　　　（西皮摇板）　　顽童生来世间罕，
　　　　　　　　　　　　　打雁镖鱼果非凡。
　　　　　　　　　　　　　日后定是英雄汉，
　　　　　　　　　　　　　我还要让他来占先。
　　　　　　　　　　　　　半空中飞来了一群雁，
（盖苏文遮薛仁贵。）
薛仁贵　　（西皮摇板）　　对着飞雁放了弦。
（薛仁贵射薛丁山倒。王禅老祖、虎形同上，虎形背薛丁山同下，王禅老祖下。）
薛仁贵　　（白）　　　　　嗳呀，不料我一箭，误将顽童射死。忽来一支猛虎，将尸身背去，看四面无人，
　　　　　　　　　　　　　就此逃走，免惹是非。
（薛仁贵上马。）
薛仁贵　　（西皮摇板）　　顽童性命我不管，
　　　　　　　　　　　　　急忙打马转家园。
（薛仁贵下。）

【第五场】

柳迎春　　（内西皮导板）　清晨起在寒窑将儿教训，
（柳迎春上。）
柳迎春　　（西皮慢板）　　丁山儿虽年幼伶俐聪明。
　　　　　　　　　　　　　每日里打鱼雁堂前孝敬，
　　　　　　　　　　　　　今日里他为何不见回程？
　　　　　　　　　　　　　站立在窑门外将儿来等，
　　　　　　　　　　　　　等候了小姣生转回家门。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快板）　　一马离了汾河滨，
　　　　　　　　　　　　　平阳大路马蹄轻。
　　　　　　　　　　　　　四面依然是旧风景，
　　　　　　　　　　　　　青松绿柳长成林。
　　　　　　　　　　　　　勒住丝缰来观定，
　　　　　　　　　　　　　窑门外站定一妇人。
　　　　　　　　　　　　　布裙荆钗貌严整，
　　　　　　　　　　　　　好似我妻柳迎春。
　　　　　　　　　　　　　本当向前将她认，
　　　　　　　　　　　　　错认民妻罪非轻。
　　　　　（白）　　　　　大嫂，我这厢有礼了。
柳迎春　　（白）　　　　　还礼，军爷莫非迷失路途的么？
薛仁贵　　（白）　　　　　阳关大道，焉有失迷路途之理，吾乃是找名问姓的。
柳迎春　　（白）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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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　　（白）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是柳氏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柳氏迎春。
柳迎春　　（白）　　　　　你与她沾亲？
薛仁贵　　（白）　　　　　非亲。
柳迎春　　（白）　　　　　带故？
薛仁贵　　（白）　　　　　非故。
柳迎春　　（白）　　　　　非亲非故，问她作甚？
薛仁贵　　（白）　　　　　我与那薛兄，同营吃粮，他托我带来的万金家书，故来相问。
柳迎春　　（白）　　　　　既有书信，你将书交于我，我替你送去如何？
薛仁贵　　（白）　　　　　那薛兄言道：书信定要，面交本人。
柳迎春　　（白）　　　　　若无本人呢？
薛仁贵　　（白）　　　　　若无本人，原书带回。
柳迎春　　（白）　　　　　告便。
薛仁贵　　（白）　　　　　请便。
柳迎春　　（白）　　　　　且住，想我夫妻，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得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书信，
　　　　　　　　　　　　　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处？哦，有了。
　　　　　　　　　　　　　吓，军爷，我与你打个哑谜，你可晓得？
薛仁贵　　（白）　　　　　略知一二。
柳迎春　　（白）　　　　　你远看……
薛仁贵　　（白）　　　　　远望无人。
柳迎春　　（白）　　　　　这近……
薛仁贵　　（白）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柳迎春　　（白）　　　　　不敢，仁贵之寒妻。
薛仁贵　　（白）　　　　　为军的这厢有礼了。
柳迎春　　（白）　　　　　方才你见过礼了。
薛仁贵　　（白）　　　　　又道是礼多人不怪。
柳迎春　　（白）　　　　　好一个礼多人不怪，拿书信来。
薛仁贵　　（白）　　　　　我实对你说了吧：那薛大哥，在营中借了我几十两银子，不能还我，竟将大嫂
　　　　　　　　　　　　　你，卖于我了。
柳迎春　　（白）　　　　　此事可有婚书？
薛仁贵　　（白）　　　　　怎的无有？
柳迎春　　（白）　　　　　拿来我看。
薛仁贵　　（白）　　　　　慢来，慢来，这婚书若交于大嫂，你一见定然是生气，拿到手中，三扯两扯，
　　　　　　　　　　　　　将书扯碎，为军的岂不是落了个人财两空么？
柳迎春　　（白）　　　　　依你之见？
薛仁贵　　（白）　　　　　依我之见，去到前面，大户人家，请上三老四少，大家同看。
柳迎春　　（白）　　　　　此事当真？
薛仁贵　　（白）　　　　　当真。
柳迎春　　（白）　　　　　果然？
薛仁贵　　（白）　　　　　难道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柳迎春　　（白）　　　　　嗳，天呐！
　　　　　（西皮二六板）　听一言来吃一惊，
　　　　　　　　　　　　　凉水浇头怀抱冰。
　　　　　　　　　　　　　我母子寒窑苦受尽，
　　　　　　　　　　　　　实指望你归来换门庭。
　　　　　　　　　　　　　手指唐营心恸恨，
　　　　　　　　　　　　　骂一声仁贵狠毒心。
　　　　　　　　　　　　　眉头一皱心纳闷，
薛仁贵　　（白）　　　　　你要随我走吓！
柳迎春　　（白）　　　　　军爷，你看那边，有人来了。
薛仁贵　　（白）　　　　　在哪里？
柳迎春　　（西皮摇板）　　急忙关上寒窑门。
薛仁贵　　（西皮摇板）　　贤妻休得心烦闷，
　　　　　　　　　　　　　我是你丈夫转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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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迎春　　（西皮摇板）　　先前说是当军人，
　　　　　　　　　　　　　如今又说见夫君。
　　　　　　　　　　　　　从前事儿说一遍，
　　　　　　　　　　　　　说的不明你就快离窑门。
薛仁贵　　（白）　　　　　贤妻听道！
　　　　　（西皮导板）　　家住绛州县龙门，
　　　　　（西皮原板）　　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
　　　　　　　　　　　　　自幼儿父早亡母又丧命，
　　　　　　　　　　　　　破瓦寒窑把身存。
　　　　　　　　　　　　　常言道千里姻缘有一定，
　　　　　　　　　　　　　在柳家庄上招过亲。
　　　　　　　　　　　　　夫妻们受凄凉苦难忍，
　　　　　（西皮流水板）　无奈何立志去投军。
　　　　　　　　　　　　　结下弟兄周钦等，
　　　　　　　　　　　　　保定唐王把贼平。
　　　　　　　　　　　　　幸喜狼烟齐扫尽，
　　　　　　　　　　　　　随定圣主转回京。
　　　　　　　　　　　　　前三天修下辞王本，
　　　　　　　　　　　　　特地前来探探柳迎春。
　　　　　　　　　　　　　贤妻若还不相信，
　　　　　　　　　　　　　来来来，算一算，连来带去，一十八春。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喜气生，
　　　　　　　　　　　　　果然儿夫转回程。
　　　　　　　　　　　　　急忙开门来相认，
　　　　　　　　　　　　　花飞枝落又重生。
薛仁贵　　（西皮摇板）　　夫妻相别十八春，
　　　　　　　　　　　　　今日团圆重相逢。
柳迎春　　（白）　　　　　薛郎请坐，你的胡须到长长了，
薛仁贵　　（白）　　　　　有道是：
　　　　　（念）　　　　　春去夏来又转秋，
柳迎春　　（念）　　　　　红粉佳人白了头。
　　　　　（白）　　　　　薛郎你有一言，可还记得么？
薛仁贵　　（白）　　　　　记得什么，
柳迎春　　（白）　　　　　你当初起程之时，曾经言道：此去投唐，若是做了官，就回来；若不得官，你
　　　　　　　　　　　　　就不回来，你今日回来，想必是作了官了。来来来，拿官来我看，
薛仁贵　　（白）　　　　　为丈夫不错，是做了官了。
柳迎春　　（白）　　　　　是什么官？
薛仁贵　　（白）　　　　　乃是一位大大的一马头军。
柳迎春　　（白）　　　　　这马头军，官有多大？
薛仁贵　　（白）　　　　　大得很。
柳迎春　　（白）　　　　　有多少品级？
薛仁贵　　（白）　　　　　要论品级，倒有那七八十啦品。
柳迎春　　（白）　　　　　到底是我的儿夫，不做官就罢了；要做官，就是七八十啦品。
　　　　　　　　　　　　　薛郎，这七八十啦品，到底是什么官？
薛仁贵　　（白）　　　　　我当年在家之时做甚？
柳迎春　　（白）　　　　　与人看马呀。
薛仁贵　　（白）　　　　　今日我在军中，仍然还是看马。
柳迎春　　（白）　　　　　还是与人看马？好，有心胸，有志气。我在寒窑，一十八载，你不要与我苦命
　　　　　　　　　　　　　人呕气呀！
（柳迎春搬椅坐。）
薛仁贵　　（白）　　　　　你在寒窑受苦，为着何来？
柳迎春　　（白）　　　　　我就为的是你。
薛仁贵　　（白）　　　　　为丈夫做官，也就是为的你。这也是我祖上阴功，坟地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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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迎春　　（白）　　　　　我且问你，我公婆死了，埋的什么所在？
薛仁贵　　（白）　　　　　乃是龙头山。
柳迎春　　（白）　　　　　据我看来，倒不像龙头山。
薛仁贵　　（白）　　　　　不象龙头山，是什么山？
柳迎春　　（白）　　　　　倒像是马头山。
薛仁贵　　（白）　　　　　嗳，还是龙头山。
柳迎春　　（白）　　　　　马头山，马头山。
薛仁贵　　（白）　　　　　我且问你，你父母曾经葬在何处？
柳迎春　　（白）　　　　　葬在凤凰山。
薛仁贵　　（白）　　　　　不是凤凰山。
柳迎春　　（白）　　　　　是什么山？
薛仁贵　　（白）　　　　　是穷苦山。
柳迎春　　（白）　　　　　何为穷苦山？
薛仁贵　　（白）　　　　　想你在这寒窑受苦，岂不是穷苦山？
柳迎春　　（白）　　　　　风凰山。
薛仁贵　　（白）　　　　　穷苦山呐。
柳迎春　　（白）　　　　　凤凰山，凤凰山！
薛仁贵　　（白）　　　　　我倒不要把她气坏了。
　　　　　　　　　　　　　贤妻，这有一件宝物，你拿去看一看。
柳迎春　　（白）　　　　　你的东西，我不看就知道了。
薛仁贵　　（白）　　　　　你知道什么？
柳迎春　　（白）　　　　　你的东西，无非是些个马刷子，马嚼子，马环子，马鞭子……
薛仁贵　　（白）　　　　　你且看来，
（柳迎春接印看。）
柳迎春　　（白）　　　　　我当是什么好宝贝，原来是一块生黄铜，吃又吃不得，用又用不得，待我摔了
　　　　　　　　　　　　　它。
（薛仁贵接印。）
薛仁贵　　（白）　　　　　为丈夫如今封了平辽王之位，这就是虎头金印。你乃乡下人，哪里晓得！
柳迎春　　（白）　　　　　拿来我再看看。
薛仁贵　　（白）　　　　　不用看了。
柳迎春　　（白）　　　　　我定然要看。
薛仁贵　　（白）　　　　　要看，你就看。
柳迎春　　（白）　　　　　果然是一方虎头金印，慢说是封了王，就是吃，也吃它几载。
薛仁贵　　（白）　　　　　平辽王，你都要吃？
柳迎春　　（白）　　　　　你妻子是饿怕了吓。
薛仁贵　　（白）　　　　　请坐。
柳迎春　　（白）　　　　　请坐。
薛仁贵　　（白）　　　　　为丈夫一路行来，口中干渴，取杯香茶来吃。
柳迎春　　（白）　　　　　寒窑之中，哪里来的香茶？
薛仁贵　　（白）　　　　　难道你们，都不用么？
柳迎春　　（白）　　　　　我们都喝开水。
薛仁贵　　（白）　　　　　与我取一杯来。
柳迎春　　（白）　　　　　待我取来你用。
　　　　　（西皮摇板）　　一碗开水拿在手，
　　　　　　　　　　　　　奴与薛郎掸灰尘。
薛仁贵　　（白）　　　　　实实不好，为丈夫腹中颇觉饥饿，可有肉面来吃？
柳迎春　　（白）　　　　　哪里来得肉面。
薛仁贵　　（白）　　　　　你们用些什么？
柳迎春　　（白）　　　　　无非是些鱼羹。
薛仁贵　　（白）　　　　　什么叫作鱼羹吓？
柳迎春　　（白）　　　　　鲜鱼煎成的。
薛仁贵　　（白）　　　　　好，取来一尝。
柳迎春　　（白）　　　　　待我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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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摇板）　　一碗鲜鱼羹拿在手，
　　　　　　　　　　　　　叫声薛郎你尝尝鲜。
薛仁贵　　（白）　　　　　嗳呀呀，这样的腥气，如何吃得下？不用，不用，我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
　　　　　　　　　　　　　我要安歇了。
柳迎春　　（白）　　　　　你要安歇，这外窑不甚洁净，待吾将内窑打扫打扫。
薛仁贵　　（白）　　　　　好，你去打扫去罢。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夫妻分别十八春，
　　　　　　　　　　　　　奴在寒窑受苦情。
　　　　　　　　　　　　　今日等来明日等，
　　　　　　　　　　　　　等你回来做夫人。
（柳迎春下。）
薛仁贵　　（白）　　　　　虽然是一座瓦窑，却也收拾得干净。
（薛仁贵两边看，见鞋怒。）
薛仁贵　　（白）　　　　　吓，我仁贵不在家中，这贱人竟做出这等之事！平辽王吓，平辽王！只怕你做
　　　　　　　　　　　　　了此“王”了！好不气煞人也！
　　　　　（西皮摇板）　　一见男鞋怒气生，
　　　　　　　　　　　　　开言大骂柳迎春。
　　　　　　　　　　　　　回头便把贱人叫，
　　　　　（白）　　　　　贱人快来！
（柳迎春上。）
柳迎春　　（唱）　　　　　薛郎唤我为何情？
（薛仁贵持剑欲杀，两遇合。柳迎春以箕簸抛，夺剑咬薛仁贵手，薛仁贵踏柳迎春足，柳迎春坐地下。）
柳迎春　　（白）　　　　　吓，薛郎，你唤我出来，不容分说拔剑就砍，难道你妻子，作了歹事不成？
薛仁贵　　（白）　　　　　你作的事，你还敢来问我？
柳迎春　　（白）　　　　　自古道拿贼——
薛仁贵　　（白）　　　　　要赃。
柳迎春　　（白）　　　　　这捉奸——
薛仁贵　　（白）　　　　　捉双。
柳迎春　　（白）　　　　　却又来。你既说为妻作了不才之事，你拿赃证来我看。
薛仁贵　　（白）　　　　　她还敢强赖，你拿去看来！
（薛仁贵掷鞋，柳迎春拾看，笑。）
柳迎春　　（白）　　　　　我当是为了什么大事，原来为的是我儿子丁山这只鞋儿。待我气他一气。
　　　　　　　　　　　　　吓，薛郎，你敢么问的是那穿鞋的人儿吗？
薛仁贵　　（白）　　　　　不错，正是。
柳迎春　　（白）　　　　　自从你去后，我全仗这穿鞋人儿照应我。
薛仁贵　　（白）　　　　　哈哈，这贱人，真真无耻！
柳迎春　　（白）　　　　　他比你长得还好。
薛仁贵　　（白）　　　　　嗳呀嗳呀，真真气坏了我！
柳迎春　　（白）　　　　　他比你还年轻的很，我不但与他同席吃饭，到晚来，还同他一榻安眠。
薛仁贵　　（白）　　　　　好无耻的贱人，真要气死我了！
柳迎春　　（白）　　　　　不要气坏了他。
　　　　　　　　　　　　　薛郎，想当年你临行之时，为妻的身怀有孕，你可记得？
薛仁贵　　（白）　　　　　不错，有的。
柳迎春　　（白）　　　　　那时你曾言道：若生一男，取名丁山；若生一女，名唤金莲，自你去后半载，
　　　　　　　　　　　　　我就生下一子，取名就叫丁山。你去投唐，一十八载，他今年一十七岁，这十
　　　　　　　　　　　　　七岁的孩儿，可以穿得这鞋吧？
薛仁贵　　（白）　　　　　原来如此，我倒错怪了你了，
柳迎春　　（白）　　　　　你不在家中，你妻子做出这不才事，也不用你拿刀动剑，待我自尽了吧。
（柳迎春哭。）
薛仁贵　　（白）　　　　　我实实屈枉了她了，待我与她赔上一礼，可就完了。
　　　　　　　　　　　　　吓，贤妻，是为丈夫一时错怪于你，哪哪哪，我这里赔礼了。
（薛仁贵作揖，柳迎春回头背。）
薛仁贵　　（白）　　　　　为丈夫的，就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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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迎春笑。）
柳迎春　　（白）　　　　　我是呕着你玩的㖸。
薛仁贵　　（白）　　　　　哈哈哈，请坐。
柳迎春　　（白）　　　　　请坐。
薛仁贵　　（白）　　　　　你我既有了儿子，他可在窑中？
柳迎春　　（白）　　　　　未在窑中。
薛仁贵　　（白）　　　　　他往哪里去了？
柳迎春　　（白）　　　　　汾河湾打雁去了。
薛仁贵　　（白）　　　　　吓，打雁去了！我且问你，此处可有旁家的儿子会打雁？
柳迎春　　（白）　　　　　只有你我的儿子会打雁。
薛仁贵　　（白）　　　　　此子头上载的，可是儒巾？
柳迎春　　（白）　　　　　正是儒巾。
薛仁贵　　（白）　　　　　他身穿什么？
柳迎春　　（白）　　　　　蓝衫。
薛仁贵　　（白）　　　　　身背？
柳迎春　　（白）　　　　　弓箭。
薛仁贵　　（白）　　　　　手执？
柳迎春　　（白）　　　　　鱼镖。
薛仁贵　　（白）　　　　　嗳呀！
（薛仁贵跌僵尸。）
柳迎春　　（白）　　　　　你们列位请看，他听说有了儿子，他就乐的背过去了。
（柳迎春扶薛仁贵坐地。）
柳迎春　　（白）　　　　　薛郎醒来！
薛仁贵　　（西皮导板）　　好一似霹雳当头震，
　　　　　（三叫头）　　　吾儿！丁山！
（薛仁贵拍柳迎春。）
薛仁贵　　（三叫头）　　　我的儿吓！
柳迎春　　（白）　　　　　我是丁山的娘吓！
薛仁贵　　（西皮摇板）　　泪珠点点洒衣襟。
　　　　　　　　　　　　　为父无故将儿害，
　　　　　　　　　　　　　我的儿吓！
　　　　　　　　　　　　　怎不叫人恸在心。
柳迎春　　（白）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少时就回来了。
薛仁贵　　（白）　　　　　只怕他未必能回来了！
　　　　　　　　　　　　　贤妻呀，为丈夫适才行至汾河湾下，见一孩童，头载儒巾，身穿蓝衫，身背弓
　　　　　　　　　　　　　箭，手执鱼镖，在那里打雁。不料山中忽然来了一只猛虎，为丈夫恐怕伤了那
　　　　　　　　　　　　　孩童，是我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对着那猛虎射去。
柳迎春　　（白）　　　　　白讲了半天，我一句也不明白。
薛仁贵　　（白）　　　　　我意想将猛虎射死，不料这一箭呐——
柳迎春　　（白）　　　　　一箭便怎么样？
薛仁贵　　（白）　　　　　这一箭，误射了那孩童，他就死了。
（柳迎春倒。）
薛仁贵　　（白）　　　　　谁想竟将那孩童射死了！
　　　　　　　　　　　　　嗳呀，贤妻醒来！
柳迎春　　（西皮导板）　　听说是姣儿丧了命，
　　　　　（三叫头）　　　丁山！我儿！
（柳迎春拍薛仁贵肩。）
柳迎春　　（三叫头）　　　我的亲儿吓！
薛仁贵　　（白）　　　　　我是他的爸爸！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好一似钢刀刺在心。
　　　　　　　　　　　　　拉住儿夫咬一口，
　　　　　　　　　　　　　咬你膀臂你疼不疼。
　　　　　（白）　　　　　你将我的儿子射死，尸身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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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扯柳迎春。）
薛仁贵　　（白）　　　　　你随我来呀！
柳迎春　　（白）　　　　　带路。
薛仁贵　　（白）　　　　　就在这里。
柳迎春　　（白）　　　　　为何不见尸骸？
薛仁贵、
柳迎春　　（同白）　　　　你我两厢唤来！
（薛仁贵、柳迎春两边叫，柳迎春跪地，薛仁贵拉柳迎春跪跑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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